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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波
多年前一个晴朗的春日，我第一次爬上雪

窦山，从妙高台往下眺望，看见苍翠山野间一湾

湛蓝的湖水。那种蓝，轻灵而明艳，纯净无杂

质，仿佛是从万里晴空中采撷了一瓣，飘落在起

伏绵延的大地上。刹那的惊艳，就像一份天

赐。那一瓣蓝色，就是亭下湖。那一份惊艳，不

是上天所赐，而是人工造化。

在亭下湖大坝筑起之前，这里曾是一座有

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相传黄巢兵败，率残部

经过此地，日暮途穷，留下了小晦岭、大晦岭的

典故。小晦有亭，亭下有村，故名亭下村。从宋

代的王安石、曾巩，到元代的戴表元，再到民国

时期的蒋介石、张学良，都曾在亭下留下过足

迹。上个世纪，作为奉西一隅的商品运转、集散

地，亭下村一度十分兴盛。村中有条一里多长

的“缸窑街”，店铺林立，客商云集。近百张竹筏

满载各种货物，穿梭于剡溪之上，形成庞大的运

输队伍。七十年代末，为了防洪，也为了提供农

业灌溉和城市用水，亭下村民开始大规模迁

移。1985年，亭下水库竣工。千年古村就此沉

没于千顷碧水之下。

翻开亭下村的历史，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里曾是一个书香馥郁的地方。早在宋朝时，

单氏先人单邦昌就在亭下村荷花池头造起了一座

义学，仿照京城太学的格局，取名为“嵩溪书院”。

嵩溪书院有一块红色的石板，相传还是皇帝所赐

的御石。期间单氏族中出过进士一名，举人十余

名，秀才二十余人。辛亥革命后，亭下乡贤受到

进步思想的影响，集资造起了一座晦亭学校，为

砖木结构，二层主楼，前后有天井作为活动场

所。不光亭下的孩子，附近村落的孩子都来晦亭

学校上学。学校最初只有初小，后来屡次扩建，有

了高小，又在 60年代建起初中部和高中部。在半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晦亭学校培育了无数人才，其

中包括著名的史地学家毛昭晰，翻译家毛良鸿，土

建工程师单克信，生物学教授毛雪莹……这座名

不见经传的小学堂，成了许多人的一个起点。毛

昭晰教授的曾祖父、祖父为前清秀才，终生在剡源

教书，父亲毛路真为浙大教授，其子孙从教者数十

人，可说是书香门第、教师之家，被亭下人传为佳

话。

人杰地灵的亭下还曾出过一位奇女子沈贻芗，

这位出生于1901年的教育先驱，是奉化第一位女硕

士，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沈贻芗毕生投身

于女子教育事业，担任甬江女中校长二十多年。在

山河飘摇的抗战时期，沈贻芗为了师生的安全，一度

把甬江女中迁到了亭下。亭下的父老乡亲十分支

持沈贻芗的工作，把沈氏宗祠、单氏宗祠和龙泉庵借

给甬江女中做临时校舍。由于学校办学经费紧张，

宋美龄还向甬江女中捐助了一千大洋。在条件简

陋的亭下，在山明水秀的剡溪旁，两百名白衣黑裙的

少女度过了四年读书时光。她们朗诵诗歌、排演话

剧、学习英文，还集体上街清扫环境，宣传卫生知识，

甚至还开辟了篮球场，举办了一次运动会。为了让

更多女孩子有受到教育的机会，沈贻芗还在晦亭学

校办了一个半工半读的女生读书班，亲自任教，上午

教读书，下午教刺绣。可以想象，在那个十分封建闭

塞的年代，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对女子教育的看重，

对亭下村民而言，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冲击和教

化。解放后，亭下有几十名女子考上了中学、师范，

“女秀才”辈出，思想的根源就在于甬江女中。

剡溪九曲，流到亭下是八曲。八曲的溪水，听

过嵩溪书院书生们的读经声，听过晦亭学校学生

们的朗诵声，也听过甬江女中少女们的吟唱声。

如今读经声已经湮灭，朗诵声和吟唱声也四散而

去，消失在长长的时光中，连那潺潺流动的溪水也

化作了烟波浩渺的亭下湖。如果你流连于鲶鱼卧

波、绿龟探水、芳岛夏荫等亭下湖名胜，如果你也

曾惊艳于妙高台下那一瓣碧蓝，千万别忘了，这也

是一代又一代学子洗过砚台、染过墨色的地方。

那千顷碧波下，还流淌着馥郁书香。

八曲亭下：碧水下的馥郁书香

沐小风
1995年春天，一群文学爱好者，包括刚参

加工作不久的我，先是搭车来到新昌沙溪村，找

到位于半山腰的剡溪源头——那是一眼淙淙直

冒的流泉，然后沿着剡溪徒步往下走。“闯过荆

棘，跨过险滩，我们的脚步同种子一般撒满剡溪

两岸，我们的行囊载满了咏叹。”当时我作了诗

意的记录。那次我们走到一半，天就黑了，只好

就地住下来过夜。“在留宿的小山村里，绽放在

村民们脸上的花朵是我捕捉到的最美景致。山

里人的淳朴与好客是撞击在我们心底的一股温

热的泉。山村的夜极为安宁，在甜甜的桔花香

中我们入睡。夜雨来临，蓊郁的山林低低吟唱

起村民们勤劳致富的歌谣，梦境便沉淀成一首

回味隽永的诗了……”

30多年后，当我再次踏入这个名叫桕坑的

小山村，发现时间机器并没有将记忆粉碎并彻

底清理，回忆如电光火石，点亮脑海。桕坑傍山

依水，风景秀丽，省道江拔线穿村而过。剡溪流

经这里时迎头遇上一座山，于是便拐了个“之”

字形大弯，是谓剡溪四曲。那个静谧的夜晚，我

住在一高中女同学家，当时她尚在杭大求学，她

父亲时任村治保主任。那晚还来了几个村干

部，跟我们聊起村里要振兴经济种什么作物的

话题，同行的沈国民老师说，这里地处山区，如

果种植水果，运输肯定不便，要想长远发展，把

眼光放在旅游经济和健康经济上，肯定不会

错。随后他推荐了银杏。银杏树好看，银杏果

既能入馔，又是良药，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不是

其他经济作物可比，不妨考虑一下。沈老师未

必能料到，当年他一句走心的提议，就像是一粒

希望的种子，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村民汗水的浇

灌，如今，梦想已经成林，桕坑村今非昔比。获

称“银杏村”，一到深秋，村里村外就金黄一片，

连绵起伏，大量摄影爱好者纷纷前来取景采风；

待银杏成熟，全国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吃银

杏，买银杏，村民们赚得盆满钵满，贫困村的帽

子被省级文明村、小康村取而代之。

村书记陈华东年轻有为，在溪口有自己的

企业，因心系生他养他的桕坑，回村当了书记。

既是“故人”，他便带我先游旧地。阳光正好，花

儿正香，309省道旁的银杏枝繁叶茂，一串串碧

绿的银杏果静默地垂挂着。一个骑着电动自行

车的村民喊停了他的脚步，问他旧房拆改的事

情。他和言悦色作答复，村民满意地骑车走

了。他跟我解释道：去年桕坑被列入区农村农居

房梳理式改造试点村，村里的危旧房拆改工作正

如火如荼，村容村貌及村民的居住环境已大有改

善。刚才的村民提出他家危房也想拆改，我说这

事得经村两委会讨论，并提请村民代表大会表

决。农居房改造政策公开，统一审批，统一规划，公

平公正，村民们都没二话。乡村振兴建设是个好

机遇，我得好好抓住，争取我村明年列入靶向村。

清风徐来，彩蝶飞舞，眼前只见巷道洁净，房

屋整齐，多年前的黑暗与陈旧无迹可循。陈书记

将我带至一幢明清建筑跟前，它叫“大屋里”，是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陈占祥先生故居。大屋里

青砖石窗马头墙，院中央卵石铺地，草深已没小

腿，抬头可见二楼的木围栏多处朽坏开裂，惟中西

合璧的纹样依然清晰。偏房不知谁曾住过，房门

洞开，一只蜘蛛当门织了一张网，里面的一张暗红

色老式眠床看起来便像一个旧梦了。陈占祥先生

自小生长在上海，稍大便出国留学，确切地说，大

屋里是他父母的故居，他与大屋里的交集屈指可

数，甚至可能不知道这幢气派的楼房，大门为何是

朝西开的。传说陈氏先人陈宗英造房时，当时的

邻居不讲理，更可能是出于妒忌，怎么都不肯把自

家小房子卖给陈老先生，也不同意拆墙让陈家造

大门。陈老先生便不再坚持，只大度地说，最好的

风水其实在人心，而不在屋门的朝向。可能很少

会有人注意，大屋里大门入口处略微有点隆起，像

是藏了个小拱包，它叫“金鸡岭”，有个神奇的传

说，每到半夜，就会有一只浑身金光的母鸡带着一

群小鸡在那儿觅食、玩耍。一个贪婪的村民就费

尽心机偷偷逮走了一只小金鸡。逃离时，他的脚

背被母鸡啄了一口，伤口久治不愈，直到那只小金

鸡变卖的钱全部用完，他的脚背才好。虽然是个

神话传说，但故事里传递出来的做人道理朴素而

有力。除了陈占祥，大屋里后来还出了陈占时、陈

香茂、陈绍庆、陈冶庆等等这些出类拔萃的后人，

他们的事迹村里已一一载入“乡贤名人”手册——

足见良好家风对后辈的影响力。

陈书记驱车载我去看剡溪四曲时，前车载着

一个集装箱改建的小屋缓缓行进，我们便跟在后

面，直到抵达一片硕果累累的桃林。一块平整的

空地前，年轻的桃农一边指挥工人将箱屋吊下来，

一边告诉我们，这箱屋是他买的，不费时，不费力，

直接放下就可以住，里面一应俱全，还随挪随走，

很方便。陈书记表示赞许。

剡溪四曲就在桃林外侧。隔着宽阔的溪面，

对面山色如黛，满眼清凉。陈书记踩在水泥渠的

外沿，手指前方，告诉我那一片的地名分别叫地岩

潭、大小叠鼓、响岩潭。我不禁想起元代陈沆曾在

《剡源九曲图记》里写的：“……臼坑，其水旁注，坑

石有穴，大如深者如井而窟。”那就是上有臼形深

洼的大溪石了吧——否则哪来的“叠鼓”“岩潭”之

名？不就是石头多嘛。臼坑之名后因村多桕树，

故改名桕坑。岩潭中间那一片叫囊云，相传明朝

诗人周旗曾就曾隐居于此。我相信这个传说，毕

竟只有文艺的人才可能取得出如此美好的名字，

囊中有云，多么浪漫的意象。剡溪水在这儿流速

缓慢，我知道那是它遇到阻力被撞弯了腰；溪水也

不怎么清澈，陈书记说那是五水共治，上游在不停

清理河道的缘故。相信不久以后，剡溪就将恢复

它清澈如镜的模样，蒹葭苍苍，静水流深，那是四

曲所特有的，更是一种境界，剡溪其他几曲无法复

制和比拟。

陈书记说，区委书记高浩孟前阵子刚带着省

里的水利、规划等专家考察过这里，对四曲的景致

赞不绝口。高书记已把剡溪九曲踏了个遍，说四曲

是保护得最完整、至今依然原汁原味的唯一一曲。

据区里打造“唐宋诗路”、打响全域旅游品牌计划，将

沿着剡溪九曲建造一条自行车骑行游步道，“届时，

我会根据这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提议增加一些新

的项目，比如那儿，”陈书记的手直指对面密林中隐

约可见的巨石，“可引进攀岩项目，甚至蹦极也可

以。还有囊云，我要把它的历史掌故挖掘出来，为

桕坑增添人文魅力。”

回村途经九溪庙。传说“九溪庙”三字为王羲

之所书，只不过真迹已毁，现在这牌匾上的字为后

人描摹。关于王羲之写庙名还有两个传说，一个

说，王羲之当时居于隔壁六诏村，桕坑族长知道书

圣并不信佛，故意请他喝酒，然后趁着醉意骗他题

词，书圣挥毫写下“九溪”二字时还没感觉，等廟

（庙的繁体）字的“广”字头写完，忽然意识到了什

么，抛下笔就扬长而去。族长最后只好想办法从

其它地方挪来一个书圣写的“朝”字拼上去。仔细

看了牌匾，那个“廟”字果然有点不得劲。据考，九

溪庙落成时间要比王羲之所在的东晋要晚好几百

年，那么王羲之为九溪庙题词就成了“关公战秦

琼”，于是就衍生出了另一个传说：九溪庙落成时，

一个神汉忽然在庆典上哈欠连天，直着嗓子让备

笔墨纸砚，族长照办后，眼瞅着他挥毫写下“九溪

广”三字，实在忍不住开口打听：“敢问阁下是？”神

汉停笔作捋胡子状，“吾乃书圣王羲之是也！”一个

激灵，抛下笔就醒了过来。后面的结尾是一样

的。无论如何，九溪庙都因牵扯到王羲之而名声

大噪，可见古往今来名人效应的威力都很大呀。

九溪庙后的樟树群苍翠蔽日，一直绵延到规

模宏大的唐代名刹净慈寺，尤以最外头的千年夫

妻连理樟为最。据说，这两棵古樟是净慈寺开山

方丈栽种的，距今已有 1200年的树龄。净慈寺和

这两棵古樟一样，都曾历经磨难，浴火重生。而那

个曾经名叫文昌阁的学校却没那么幸运了，听说

它满清时因位于螺山下而名“螺山学堂”，民国时

改称“桕溪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因年久失修倒塌，

但依然像蜂巢一样作为屏障庇护着村庄。后来鄞

奉公路一通，如长蛇入洞，村庄的风水因此受到影

响，村中年轻人纷纷离家远飞，外出挣钱（照现在

分析，其实这是交通发达之后的正常现象）。村里

用文昌阁的旧料在村口搭建了一个牌楼，跨省道

而建，样式模拟溪口的武岭门，是远近闻名的“剡

曲第一楼”，后于1984年被拆除。

站在莲叶峰下，听净慈寺传来悠远的钟声，空

气仿佛都在微微震动。物比人长久，它们见证了

桕坑村千百年来的沧海桑田、起落盛衰，目送了多

少人背井离乡，也无数次看到满怀笑意的游子归

来。今天，它们依然像忠诚的卫士，守护在这深山

一隅，与这片故土相依相伴；它们跟剡溪一样，提

供给这片土地源源不断的养分，是游子心中永远

的乡愁。

剡溪在这里拐了个弯
蒋静波
班溪是一条溪，班溪也是一

个村。

班溪四周，青山如黛，溪水清

幽。时雨时歇之际，班溪四周云

遮雾笼，凭添一份幽深神秘的韵

味。

发源于岩头龙祠冈的岩溪和

发源于石门大雷山的左溪，分别

自南和东奔涌而来，在岩头交汇

后流经许江岸、康岭，与剡溪汇

合。溪之许江岸至康岭段，称之

班溪。村以溪名，为剡源七曲。

“班溪”——当我用软糯的吴

语呼唤时，不由想起了它的旧名

“斑溪”“斑鸡”，眼前仿若出现了

这样的画面：轻风过处，溪面泛起

粼粼斑痕，一只从诗经里飞出的

雎鸠，穿过溪岸的苇丛，与对岸的

同伴和鸣，一声高，一声低……

灵山秀水是隐者梦寐以求的

桃源仙境。“七曲班溪好隐居，昔

人卜筑有茅庐。至今兰若诸天

外，犹见琳琅烟梵书。”元末江南

著名诗人陈基诗中的“昔人”，指

的是晚唐名士谢遗尘。谢的“卜

居”处在班溪之源的石门大雷山

中。据史书记载，一日，谢遗尘去

松江造访唐朝隐逸诗人代表陆龟

蒙，向从未到过四明山的陆尽述

四明各处胜迹、风物，提出，“凡此

佳处，各为我赋诗”。于是，就有

了陆的《四明山九题诗》。与陆齐

名、同样从未到过四明的皮日休

又以《和陆鲁望四明九题诗》相唱

和。没想到，他们的唱和诗，使四

明山名声大起，引得一代代诗人

纷至踏来，边赏景，边吟咏，留下

大量诗词，成为“浙东唐诗之路”

的一个起源。七八百年后，认真

的黄宗羲为考证“皮陆”“九题诗”

中的诸胜又遍访四明诸峰，作了

《九题考》。

到了宋代，隐于剡源五曲三

石的宋太学博士陈著，在《本堂

集》中说，有名士董声仲隐于此，

其祖先植桧树，甚古。声仲筑延

清堂表之，余荫满堂。在《本堂

集》中，陈为董写了《又寿董声仲》

《答董声仲》《答董声仲馈生日》等

多篇诗作。以陈著的才气，他所

推崇的董声仲想必不是一般人

物。应为班溪人的董声仲，究竟

是个怎样的人？有怎样的才华？

班溪脉脉，流水无言。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苏轼以竹子寄喻着自己高雅的气

节与情操。对于山里人来说，竹

林不是风景，而是自身发展的资

源。据《剡源乡志》载，清代时，跸

驻、三石一带房前屋后已零星栽

种雷竹。1989年后，雷竹种植发

展迅速，班溪、岩头、溪口等地实

施规模栽培。早在 10多年前，班

溪一带的雷竹面积已达到一万多

亩，成为著名的雷竹村。

雷竹在惊蛰期间出笋，农谚

云“一雷满山笋，一夜长七寸”。

竹农用砻糠覆盖保温保湿等方

法，改变雷笋的传统培植方法，将

出笋期提早到小雪。雷笋即使以

每公斤四五十元甚至更高的价

格，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雷

笋洁白脆嫩，清甜爽口，谁能抵御

得了美味的诱惑呢？

出笋期间，一车车满载雷笋

的汽车从班溪出发，驶往宁波、上

海等地。到了春季，雷笋大量上

市，除了出售，家家户户开始自制

油焖笋、咸笋、羊尾笋。从早到

晚，村庄的角角落落弥漫着一阵

阵清新的笋香。一些城里人，买

了竹农的笋，再请竹农代为烧

制。毕竟，山里人烧出来的笋，才

最正宗，最入味。

原谅我的无知。之前，我并

不知道，近代班溪出了一位杰出人

才——新中国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

基人、浙江省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董

聿茂先生。

穿过飘飞的细雨，我跨入环村

路 52号——一幢二间一弄的百年

楼房。在 1897年三月的春光里，这

里响起了啼哭声，一个叫董聿茂的

男婴诞生了。董聿茂在七曲小学堂

受启蒙教育后，进入奉化县最早的

新式学校——当地乡间的剡沅学

堂，后又就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

浙江省宁波中学），1919年去东瀛

求学。

1930年，获京都帝国大学动物

学系博士学位的董聿茂回国。此

后，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

祖国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他历

任西湖博物馆馆长、浙江博物馆馆

长、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水产学

院副院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

水产学会理事等职。他扶植培养了

许多专门人才，发现了不少甲壳动

物的新品种，为甲壳动物的研究作

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后，时任西湖博物

馆馆长的董聿茂为了保障藏品安

全，历尽艰辛，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将

藏品、财物运往后方。他靠垦荒种

地的微薄收入租房，保管财物，同时

不辞辛劳，四处采集、制作动物标

本，收集藏品。后来，又无偿上交了

用生命捍卫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

标本和图书仪器。听着董先生的故

事，不由得为他的文人气节和担当

精神肃然起敬。

董先生的邻居、77岁的退休教

师董兰恩告诉我，60年前，中学刚

毕业的她满怀对大城市的向往，写

信给她的堂爷爷：是否有路子帮她

在杭州安排工作？堂爷爷回信，农

村也大有作为。这位堂爷爷不是别

人，正是董聿茂。

环视着董先生的旧居，青苔铺

满的鹅卵石天井，残留着装饰画的

墙头，完好无损的木质门窗，仿佛百

年的时光尚未远离。

在当下，许多地方千方百计寻

找题材对外宣传时，这样一个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的古村，却保持着固

有的低调和朴实，该是多么纯粹。

董兰恩的儿子、现任班溪村党支

部书记董良军喃喃地说，若有可能，

他想在董先生的旧居建一座全国甲

壳动物标本基地，让全国的中小学生

在普及甲壳动物知识的同时，来共同

缅怀这位杰出的动物学家。

沿着去年刚建成的宽阔的环村

路，村道边和角落处，玫瑰丛丛，鲜

艳夺目。环村一圈，回到村南的溪

畔。董良军指着旁边的一处地块，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这里

将出现一座 5000 平方米的建筑

——一条东起宁波，与沿海通道、杭

甬通道、沪昆通道连通铁路站的溪

口站。它将揉合唯美的民国风情和

桃文化元素，成为奉化和宁波的一

个美丽的现代化窗口。班溪人以极

大的热情拥抱未来。如今，百来户

人家已全部搬迁，工程提早进入准

备阶段。

我顺着溪流的方向，仿佛看到

了一辆辆高铁从班溪飞驰而过，看

到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走进班溪，欣

赏班溪。班溪，这艘停泊千年的船

舶，将从这里扬帆启航。

此时此刻，心里的某种郁结在不

知不觉中融化。班溪像剡源九曲的

诸多地方一般，虽然，岁月湮灭了许

多人文印痕，但它早已化作了这一带

土地上独有的养分，滋养着一代又一

代的人们，朝着诗意、梦想前行。

无论过往，还是当下，班溪时时

在场。

班溪，从时光深处走来

林荫道 渔之乐 摄


